
《楚居》“■必夜”與商代的“夕”祭

羅　琨

　　清華簡《楚居》記述楚人先世至熊繹，曾“徙于奎宅，爲楩室。 室既成，無以内之，

乃竊鄀人之犝以祭。 懼其主，夜而内■（屍），氐（抵）今曰■，■必夜”，整理者注釋：

■，“疑指陳列犧牲以祭”，“■，據簡文可知夜裏行祭爲■，夜字也從亦聲。 楚月有‘冬

■’、‘屈■’、‘遠■’、‘夏■’，秦簡分别作‘冬夕’、‘屈夕’、‘遠（援）夕’、‘夏夕’” 〔１〕。

因此，對照秦簡可知“■”與“夕”通，《楚居》之■祭當即夕祭。 “抵今曰■，■必夜”，可

以理解爲“這種夜祭的習俗，成爲楚國特有的傳統，稱爲‘■’”。 〔２〕

然而，根據時代更早的出土文獻，我們知道商代早已盛行夜祭了。 以下首先對殷

墟甲骨文中的相關資料進行一些考察，再探討有關《楚居》的問題。

一、甲骨文中的“夕”

殷墟甲骨文多見“夕”字，從卜辭文例看，主要有兩種用法：

第一，表示時間。 卜辭有：

１．癸未卜，争，貞旬亡禍。三日乙酉夕月■食，聞。八月。《合集》１１４８５

２．丙申卜，［旅］，貞今夕亡禍。在十月。 《合集》２６３０８

３．［戊］子卜，［■］，貞王令［祀］河，沈三牛，燎三牛，卯五牛。王占曰：

丁其雨。九日丁酉允雨。（正）　丁，王亦占曰：其亦（夜）雨。之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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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雨。（反） 《合集》１２９４８

４．丙子卜，貞今日不雨。

貞其雨。十二月。

貞今夕不雨。

貞其雨。 《合集》１０３８９

５．乙巳卜，夕告 于亞雀。

乙巳卜，貞于翌丙告 于亞雀。 《合集》２２０９３

第１辭爲卜旬卜辭，下記驗辭，占卜以後三日，八月乙酉發生了月食。 第２辭是卜夕卜

辭，該版存八條卜辭，是貞人旅於某年十月自丙申至癸卯連續八日卜夕遺存。 第３辭

是關於祭河祈雨的卜辭，王親占稱丁日將有雨，驗辭記丁酉果然有雨。 反面刻辭記述

丁日王再次親占，稱其夜有雨，驗辭記“之夕”果然下雨了。 從兩條驗辭記載可知，自

戊子至第九日丁酉白天都没有下雨，所以龜甲反面第二條占辭中，前一個“亦”當解爲

“又”，後一個“亦”必讀爲“夜” 〔１〕，聯繫起占辭、驗辭，夜、夕互作，證明殷墟甲骨文中

“夕”的主要用法之一即指“夜”。 第４例是一組卜雨的連續占卜，以“今日”、“今夕”對

言，所以一般認爲日、夕分别代表一個完整的白晝與黑夜，但卜辭曾見 “今日其夕

風” 〔２〕，可見日也可以泛指整個的干支日。 甲骨文中除“今夕”、“之夕”等提法外，還

有“兹夕”、“終夕”等，如“兹夕又大雨”、“不其終夕雨” 〔３〕。 第５例也是一組連續占

卜，以“（乙）夕”與“翌丙”對言，選擇“告 于亞雀”的時間，是占卜當天連夜“告”，還是

等到次日丙午。 “ ”字含義今尚不詳。

表示時間的“夕”字在殷墟甲骨文中習見，除以上事類外，還廣泛見於出入往來、

征伐祭祀等各類卜辭中。 如卜辭有：

６．叀翌日■。

叀今夕■。

于翌夕■。 《合集》３０８３９

７．■叀暮■。

夕■。 《合集》３０８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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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叀今昏■。

［于］今夕■。 《合集》３０８３８

９．王其■入不冓雨。

王夕入于之不雨。 《合集》３０１１３

１０．王其省盂田不雨。

暮往夕入不冓雨。

王其省盂田，暮往■入不雨。

夕入不雨。 《屯南》２３８３

第６例以“夕”與“日”對言，進一步表明“日”是指兩個“夕”之間的時段，即白晝；“夕”

亦當指一個較長的時段。 第７、８例卜辭中，“夕”分别與“暮”、“昏”對言。 《説文》釋

“昏”“日冥也”，釋“莫”“日且冥也”，段注：“且冥者，將冥也。”第９、１０例“夕”與“■”對

舉，陳邦懷解釋第１０例卜辭説暮與夕在時間上是有區别的，“卜辭先言暮出，後言夕

入，其有先後之分極爲明顯”，並將兩者區分爲 “日將冥爲暮”、“日已冥爲夕” 〔１〕。

“■”在甲骨文中有多種用法，較多見用爲祭名，但在上述與“夕”對舉的卜辭中，顯然

表示時稱，證明較早由唐蘭提出，近些年又有學者進一步論述的觀點是有道理的 〔２〕，

只是此字是否與■爲同一個字的異體，是否也當隸定爲“夙”尚可討論。 由第１０例

“暮往■入”，可知■的時段在暮之後。 在卜祭的卜辭中，多見“夕”與“■”對舉，如：

１１．癸卯卜，即，貞王賓夕■亡禍。

甲辰卜，即，貞王賓■■亡禍。 《合集》２５３７７

１２．甲辰卜，尹，貞王賓夕■亡禍。

乙巳卜，尹，貞王賓■■亡禍。才九月。 《合集》２５３８５

１３．丙子卜，行，貞王賓夕■亡禍。

丁丑卜，行，貞王賓■■亡禍。 《合集》２５３９４

這是三組連續占卜，每條卜辭皆有反卜，夕、■對舉，夕是時稱，也是祭名（詳下），■當

有類似的性質；後者卜日皆晚一日，也預示出■的時段晚於夕，或許表示次日的最早

一個時段。

總之，由此可以推斷，甲骨文中表示時間的“夕”，指兩個白晝之間，晚於“暮”，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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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的一整夜。

第二，作爲祭名。 對此，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吴其昌發表《殷虚書契解詁》已經提出，１９４４

年于省吾在《雙劍誃殷契駢枝三編·釋夕》一文中又作進一步論述。 隨着近數十年傳世

甲骨資料的進一步整理，出土資料的進一步豐富，提供了更確切的論據。 卜辭有：

１４．戊戌卜，尹，貞王賓父丁彡龠亡■。

戊戌卜，尹，貞王賓兄己彡夕亡■。 《合集》２３２４１

１５．己丑卜，貞王賓盤庚夕亡尤。

貞王賓■亡尤。 《合集》３５７７６

１６．甲寅卜，喜，貞王賓夕亡■。 《合集》２５４７３

在殷墟甲骨文中，“王賓”卜辭很多，其中賓字用法略當《尚書·堯典》“寅賓出日”之

賓 〔１〕，表示迎祭，下接祭祀對象和一種或一種以上祭法。 第１４組卜辭是同一日同一貞

人進行的連續占卜，分别貞問祭祀父丁、兄己適宜的祭典。 彡、龠皆爲祭名，彡即《尚

書·高宗肜日》之肜，是盛行於商代後期的重要祭典；龠是籥的本字，即《春秋·宣公八

年》“壬午猶繹。 萬入去籥”之籥，是古代一種管樂器，在卜辭中表示管籥之祭 〔２〕。 彡龠

爲一組祭名，卜辭中與之相類的還有“彡龠■”、“彡酋”、“彡■”等 〔３〕，皆爲兩種以上祭

名構成，可見“彡夕”之夕必爲祭名。 第１５例卜辭中，第二辭之“■”即古文獻中訓爲進、

爲獻的“升”，“殷禮以■爲進獻品物之祭，與周制可互證” 〔４〕；第一辭的“夕”與第１６例

卜辭的“夕”在句法結構上正與“■”處於對等位置，進一步證明“夕”是祭名。 由於“夕”

表示時段是指夜晚，所以一般認爲商代的夕祭是當夕而祭 〔５〕。

此外，祭祀卜辭中還見有夕牲，如“夕羊”、“夕牢”等，表明“夕”還可能指一種用牲

之法，如卜辭有：

１７．癸酉卜，争，貞翌甲戌夕十羊，乙亥■十□、十牛。用。《合集》１６２６５

１８．尞于岳，夕羊，翌辛亥■■。 《英藏》〔６〕１１４７

１９．■年于■，夕羊，燎小■，卯一牛。 《合集》１０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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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２０世紀４０年代，于省吾引上１７、１９例卜辭，指出辭中“夕”作動詞用，爲祭法之

一，應讀爲昔，字亦作腊、焟。 引《説文》釋“昔，乾肉也”，夕、昔、腊古字通，“夕羊”、“夕

十羊”是指殺羊而乾其肉，以腊脯爲祭品，“昔肉必經一夕，故古叚昔爲夕”。 後在删訂

增補本《甲骨文字釋林》中，補充了馬王堆漢墓遣册中“昔兔一笥”、“羊昔一笥”，皆指

兔、羊之乾肉，還强調指出“陳邦懷同志引《漢書》顔注，謂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徵

存》下一四 〔１〕），以駁余説。 然則甲骨文之夕十羊，解爲其夕展視十羊之牲具，豈可通

乎？” 〔２〕已對用《漢書》顔注解釋先秦“夕”牲提出質疑。

夕牲之夕爲祭法説是有道理的，前１４—１６例卜辭已證實甲骨文“夕”可作祭名，

而在１７—１９例卜辭中，夕羊之夕又與■、燎、卯相對應，燎、卯爲祭法無疑，■是祭名。

但研究者也指出古代祭名多來源於用牲之法 〔３〕，“■”作爲祭法可以解釋爲“酹”，表

示以酒祭地 〔４〕。 《説文》酉部“酹，餟祭也”，段注：“食部餟下曰‘酹，祭也’與此爲轉

注”，“蓋餟、酹皆於地，餟謂肉，故《漢書》作腏；酹謂酒，故从卣”。 又《説文》食部“餟，

祭酹也”，段注：“《方言》餟，餽也。”殷墟甲骨文中，尚未辨識出有“餟”字，僅習見“■”，

其後往往直接承接祭牲，所以“■”作爲祭法當包括有酹有餟的祭法，即以酒肉斟灑或

放置於地的形式獻祭。 在卜辭文例中，“夕”字有同於“■”直接承接祭牲的現象，除

１７—１９辭外，又如“夕牢母庚”、“夕牢王受〔又〕”、“河燎夕叀羊”、“河燎夕叀豚”、“其又

夕彘”等 〔５〕，都表明“夕”和“■”可有相同用法，既爲祭名，又是祭法。 “夕牲”是殺牲

獻祭，不宜依據時代晚了許多的《漢書》顔注，視爲“其夕展視牲具”，因爲從１７、１８辭

看，相關祭祀要連續進行兩天，舉行過“夕羊”後，次日還要繼續舉行■祭，１７辭■祭獻

祭的犧牲還有牛；１９辭“夕羊”後接獻祭的犧牲還有“燎小■，卯一牛”。 獻祭的犧牲既

然包括牛、羊等多種供品，祭祀前夕何以只“展視”其中一種，是難以解釋的。

二、商代的“夕”祭

“夕”除作爲祭名和祭法外，表示時段的“夕”也屢屢出現在各種祭祀卜辭中，表明

商代當夕而祭的習俗已相當盛行。 如卜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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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集》２１５３７、２９６１４、２９５３２、３０４３４、３０５１５。



２０．勿夕祀。 《合集》１５５０１

２１．貞夕示至。 《合集》１１８５８

第２０辭卜問是否要舉行當夕而祭的祀典。 第２１辭卜問祖先神位“示”能否當夕到達。

商王出行、出征途中會舉行祭祀，如卜辭有“乙卯卜，亘，貞今日王至于敦，夕■，子央

■于父乙”。 〔１〕而祖先神位往往是與王同行的，如卜辭有“甲申卜，令以示先步”、“弜

先，■王步”；“癸亥示先羌入”、“王于南門逆羌”。 〔２〕這是兩組連續占卜，前一組卜問

“示”在前面先行，還是繫於王的步輦同行；後一組卜問大軍出行所奉神位是否先於戰

俘進入王都，王是否要在南門親迎戰俘，準備獻俘典禮。

２２．甲戌卜，行，貞王賓大乙彡夕亡〔尤〕。 《合集》２２７２７

２３．今癸卯王夕。 《合集》６３４（反）

２４．庚子卜，貞夕■■■、卯牛一。 《合集》３２１８２

第２２辭是關於王恭迎大乙神靈進行彡夕之祭的卜辭。 彡是商代周祭制度行用的五

種祀典之一，祭祀對象包括上甲以來的先王及其法定配偶。 彡夕之祭的祭祀對象也

很廣泛，據今所見有大乙以下十餘位先王，此外如上第１４例爲卜祭兄己。

第２３辭同版有“勿夕賓■”，正面卜辭還有“夕〔賓〕■”，因此“王夕”當爲省略句，

是關於當夕舉行■的卜辭。 甲骨文“■”字象兩手奉尊壺類祭器於示前，表示使用該

禮器致祭的祭名 〔３〕，卜辭習見。 但殷墟卜辭中的這種祭典，進獻的供品也絶不僅限

於盛於尊壺中的漿水，也要用祭牲乃至人牲。 如第２４辭“■■、卯牛”，■爲人牲，卜

辭習見，■即砍，卯即殺，是殺死人牲和牛進行血祭。 又如卜辭有 “貞今日夕■

■” 〔４〕，是以《説文》訓“小豚”的豰爲牲 〔５〕。 當夕進行■祭求告範圍也相當廣，如卜

辭有“貞■來告□方征于尋，■夕告于丁” 〔６〕，這是得到敵方進犯的情報，擬連夜告祭

祖先。

２５．己亥卜，貞今日夕奏母庚。 《合集》４６０

２６．乙酉卜，兄，貞叀今夕告于南室。 《合集》２４９３９（２４９３８同文）

２７．庚戌卜，扶，夕■般庚伐、卯牛。 《合集》１９７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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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集》７９５４。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 《小屯南地甲骨》２９，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合集》３２０３６。

參見于省吾主編： 《甲骨文字詁林》第１０７２—１０７８頁。
《合集》１５８３５。

參見于省吾主編： 《甲骨文字詁林》第２８７２頁按語。
《合集》６６７２。



第２５—２７辭的奏、告、■都是祭名，分别爲樂舞之祭、求告之祭、進獻祭品以求福佑的

祭祀，都有當夕而祭的占卜。 卜辭還見“日又戠，夕告于上甲九牛” 〔１〕，“日又戠”一般

認爲可能指日食、日中黑氣、黑子，或類似文獻所載“日月赤”等災異天象 〔２〕，因而要

獻祭九牛，連夜告祭上甲。 ■祭是武丁時期最爲盛行的祭典，也數見“夕■”占卜，祭

祀對象還有祖乙、羌甲、丁、兄丁以及妣甲、妣庚等 〔３〕。

２８．丙申卜，貞□今丙申夕■匚于丁。十二月。 《合集》１５９４

２９．……勿夕燎。 《合集》１５５７５

３０．丙戌卜，行，貞王賓父丁夕歲亡尤。 《合集》２２８９９

３１．于夕■，王受又。 《合集》３１１１７

３２．丁巳卜，〔豕〕，貞王賓夕戠亡■。 《合集》３０５４６

第２８—３２辭■、燎、歲、■、戠皆爲商代習見的祭法或血祭的用牲之法，同樣用於當夕

而祭。 這種夜晚舉行的祭祀，也大量使用祭牲甚至人牲，卜辭有：

３３．貞今庚辰夕用甗小臣三十、小妾三十于婦。九月。 《合集》６２９

３４．戊子卜，賓，貞叀今夕用三百羌于丁。用。〔十二月〕。 《合集》２９３

第３３辭反映某夕擬一次用家内奴隶男女六十人作人殉或人祭的犧牲。 第３４辭是要

在當晚一次殺祭三百羌人奴隸或戰俘，卜辭後記驗辭“用”，表明這次獻祭已經施行。

僅從上述卜辭例證已經可以得知，商人獻祭不僅限於白天，從上一節第６—８例

卜辭可知，祭祀的時間有時也要通過占卜決定，究竟是今夕、翌日，還是翌夕；究竟選

擇日暮之時、黑夜，還是日出之前。 從本節的卜辭文例更可見遇到一些重大事件，如

强敵犯境、天象災異，求告祖先的祭祀更是要連夜進行。 當夕而祭的祭典、祭祀對象、

祭法等涉及面很廣，有的規模、用牲數量並不亞於白天的祭典，也有些祭典是從夜晚

到白晝連續進行的。 總之，在夜間舉行祭祀的做法相當盛行。

三、從殷禮看《楚居》“■必夜”

根據《楚居》簡文及整理者注釋考訂可知，“■必夜”的故事説周初成王時，楚人先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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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集》３３６９６。

陳夢家： 《殷墟卜辭綜述》第２４０頁，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６年。
《合集》１６５３、９４０、１９２６、２８７４、２１６４、１９８０６等。



世熊繹定居丹陽之初，祭祀先人的宫室已成，卻没有獻祭物品，遂竊鄀人之牛，因怕失

主發現追究，連夜陳牲獻祭，這種祭法行用至今，稱之爲 “■ （夕）”，夕祭必在夜間

舉行。

目前簡牘研究學界對“■”有兩種解釋： 一種以整理者的注釋爲代表，解作夕祭；

另一種意見正如五十多年前甲骨學者提出卜辭夕牲爲展視牲具一樣，引述《漢書》顔

注等文獻，解釋楚人“夕必夜”之夕當用作“夕牲”之意，實際上是祭祀的準備階段，即

指祭祀前夕檢視犧牲的儀式 〔１〕。 這個問題還可以討論，但僅以漢晉的“夕牲”記載解

釋先秦楚人夕祭，論據顯然不足。 中華文化有一脉相承的性質，探索一種習俗形成、

發展、演化源流也是有意義的，然而就認識《楚居》夕祭而言，和商文化相比，漢晉文化

距楚文化不僅時代較遠，社會性質也發生很大變化，殷禮的參證價值應更大一些。 而

殷禮的夕牲和夕祭都不是檢視祭牲的儀式，其往往施用多種用牲之法進行血祭是可

以斷定的。 所以對《楚居》“■”的前一種解釋，即整理者的注釋當更有道理。

不僅如此，當討論的習俗涉及楚人先世，還可以從更早的歷史遺存中追尋其根

系。 ２０世紀４０年代，馬學良發表《儸民的祭禮研究》，其《引論》指出： 研究一個民族

的文化，除了由其本體探討研索外，還應當參證旁系的文化，比較研究，尤其是地理環

境相近、在歷史上曾發生過密切聯繫的各族系文化，更是幫助我們解決問題的珍貴資

料。 “古代的經籍經過歷代學者的裝飾，外衣穿得愈來愈厚，本來面目就愈不易發現，

无怪皓首窮經而終生不得通一經了”。 實際上古籍所載很多禮制，在一些邊疆民族中

還實行着，如典籍中所載的“椎牛”、“椎牲”，何以稱“椎”，不免使人茫然；而彝族椎牛

祭山、苗族椎牛祭鬼，再現了初民社會祭祀鬼神時結夥去山野追獵野獸的情況，聯繫

《儀禮》大射、《周禮》射人，可知漢民族古代祭祀也曾像現代邊民的椎祭一樣。 又，古

禮也有射候不射獸的記載，反映了祭禮的發展變化，是 “由寫實逐漸走向象徵的意

味” 〔２〕。 因此探索古代習俗若僅局限於文獻，有可能“皓首窮經”而不得，若用已變化

了的晚期習俗解釋早期較原始的習俗，同樣難得要領。 至於祀典中的獻牲，１９４３年馬

學良在雲南武定茂蓮鄉考察，參加了一場彝族除禍祟的祭祀過程，記録了“獻牲”包括

三個步驟： 領生，將所用之犧牲先活祭；還生，將所殺之牲屍獻祭；回熟，將牲屍煮熟後

獻祭。 這“三步次序，爲夷人祭牲的所必經的儀式” 〔３〕。 這啓示我們漢晉時解爲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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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 《清華簡〈楚居〉“楩室”故事小考》，簡帛网，２０１１年２月３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狊犺狅狑．
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１３９８。

馬學良： 《儸民的祭禮研究》，《雲南彝族禮俗研究文集》第６３—７１頁，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馬學良： 《黑夷風俗之一———除禍祟》，《雲南彝族禮俗研究文集》第５６—６２頁。



牲具的“夕牲”，其原始形態當如殷墟卜辭所示，爲獻祭的環節之一，而不僅僅是準備

階段。

《楚居》的這一段記述，還有可以討論之處。 簡文記述楚人先世是由中原地區步

步南遷，且與商王族有親緣關係，商代多見夕祭，所以楚人也有夕祭習俗當淵源有自，

不足爲奇。 熊繹定居丹陽之初曾竊牲夕祭也是很有可能的，但這個故事發生在周成

王時，所謂由此形成楚國特有的夕祭傳統應該只是傳説。

理由很簡單，夕祭並非楚人特有。 夜晚祭祀是一個很古老的傳統，它還存留在某

些保存了原始時代古俗殘餘的少數民族中。 上述馬學良文章引述的苗族椎牛祭鬼要

連續三天，第一天巫師做法事始於上燈、晚飯以後，法事要做至深更方畢。 一位彝族

祭司自述爲某大土司家做除邪驅鬼法事，全部法事過程，包括獻祭雞羊，用時兩天兩

夜 〔１〕。 在雲南麗江聚居於九河的白族正月十四祭天，分爲祭白天和祭黑天兩種，祭

黑天的男子於黄昏時離家，執火把去祭天場，次日回家；祭白天一般下午出發，天黑前

回來。 祭品有臘肉、臘豬肝、臘豬排、雞、雞蛋、茶葉、炒米花、香、酒等 〔２〕。

麗江白地納西族是正月初八祭天，同樣有白祭、黑祭兩種方式。 所見民族調查於

黑祭過程因故未及記録，但記録白祭過程： 初七打掃布置祭祀臺，晚飯後各家準備祭

品，包括豬腿、心、肝、肥瘦肉、香腸、米、穀、酒，夜間人們必須留意静聽雞鳴和看星位

計算時辰，男子依據天象時辰在雞鳴前必須起床，坐等静聽雞鳴。 第一聲雞鳴初起，

男性祭天隊伍立即出發，家長背負祭品，長者領隊，東巴跟隨其後，抬祭天豬者次之，

抬各家祭天供品者再次之，其餘人等隨後，一字長蛇陣，在黎明前夜色中徐行。 到達

祭天臺，行禮、陳設供品、殺豬、東巴誦經，這是生祭，祭畢撤下食品煮熟。 太陽出來

後，各家婦女背着食物列隊向祭天臺進發，隨後進行的祭祀稱熟祭，因爲祭天豬已煮

熟，供品皆爲熟食…… 〔３〕這種生祭、熟祭與武定彝族還生、回熟近似，同樣表明初民

社會祭祀獻牲要分若干環節；而對祭祀出發時刻的嚴格把握，正與甲骨文中反復貞問

祭祀、迎神究竟在日、夕、暮、昏、■等哪個時刻爲宜相呼應。 “黑祭”雖未見全過程的

記録，但對照九河的白族“祭黑天”黄昏時離家，執火把去祭天場，次日歸的安排，全部

祭祀顯然都在夜晚進行。

所以，聯繫商人的夕祭，可以推斷楚人的夕祭當有久遠的根系。 已發現的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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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克·爾達·則夥口述、吉克·則夥·史夥記録、劉堯漢整理： 《我在神鬼之間》第３２—３７頁，雲南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雲南省編輯組： 《雲南民族民俗和宗教調查》

第７４頁，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雲南民族民俗和宗教調查》第２６１—２６３頁。



《楚居》屬於戰國竹簡，不排除其寫成年代晚至戰國的可能。 孔子已有復原“商禮”文

獻不足之歎 〔１〕，而戰國時集中進行過對古史傳説的整理、寫定，當時人不瞭解商代已

多見夕祭，將楚國的夕祭傳統和熊繹夕祭的故事嫁接在一起是很自然的。 由此可知

《楚居》記述楚人盛行夜間舉行■———夕祭是可信的，但説熊繹竊牲夕祭奠下楚國的

夕祭傳統則缺乏可信性。

四、餘　　説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無疑是一批重要的歷史文獻，重現了一批佚書，和傳世文獻

相比，避免了傳抄過程中的訛誤，然而這畢竟是戰國文獻，戰國時整理寫定的古史傳

説不可避免地打上時代的烙印。 傳説不是信史，早在２０世紀四五十年代，徐旭生在

《中國古史的傳説時代》一書中，就提出要注意史料的原始性和等次性，説“從來治歷

史的人全很注意於史料來源的原始性。 如果能得到原始史料，那就比較容易地判斷

一切，要比逐漸失真，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價值高得多，這也是很明白的道理。 可是

治傳説時代歷史的人卻没有這樣的福氣”，但“對於史料來源的原始性還不可以不注

意，對於史料逐漸失真的程度還應該細心地加以區别”，區别所用的史料是“原生的”，

還是“次生的”，是未經系統化的材料，還是經過系統化的綜合材料，必須將兩者區别

開，“重視前者，小心處理後者”，提出“文獻中最可寶貴的史料是在出土的實物上所保

存的，例如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並將傳説時代的的史料大體劃分成數等 〔２〕。 這啓示

我們，清華簡的整理已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將其用爲史料、研究歷史

的時候，還要作可信性論證。

當前，隨着涉及中華文明起源的考古資料愈來愈多地發現，文明探源的問題和古

史傳説時代的歷史研究也引起愈來愈多的關注，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重大發展。 八

十年前，古史辨派提出，清算僞史，先把我國五千年的文明史打個對折，再把信史的年

代向上推延，其説影響之大，使前輩學者們站在中國通史講臺上時，往往將三皇五帝、

先商、先周的歷史删節，卻多從北京猿人、山頂洞人講起。 而現在重構我們五千年文

明信史的條件已經成熟，考古學已提供了大量“五千年古國”、“上萬年文明起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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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論語·八佾》朱熹注。

徐旭生： 《中國古史的傳説時代》（增訂本）第２０—３６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百萬年文化根系”的成序列的實證 〔１〕。 不過重構史前史僅有考古資料是不够的，需

要將前人留在地下的遺迹遺物和留給我們的歷史記憶結合起來，才能構建我們民族

的信史。

古史傳説時代的研究，由於資料殘缺不全、異説紛紜，會給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

間，卻容易忘記它更需要嚴格的學術規範，而本文所討論的問題則再次提醒我們，《中

國古史的傳説時代》一書中的某些具體問題，雖然隨着更多的發現可以進一步認識和

討論，但其中《我們怎樣來治傳説時代歷史》一章，對今天的研究工作仍有重大的，甚

至是不可或缺的參照意義，是擬涉足傳説時代領域的研究者應精讀的文獻。 我們只

有善於吸收前人智慧的光芒，繼承前人嚴謹的學風，才能使今天的創新思維有一個較

高的起點。

（羅琨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８４·

出土文獻（第四輯）

〔１〕參見蘇秉琦： 《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１９９９年。


